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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创作特色

[摘要]《白鹿原》对民俗的解说，揭示出了宗族的结构功能及其形态，为我们了解认识宗族，研究宗族提供了文献。小说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个家庭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白鹿原》向我们勾勒出了渭河平原的富有神韵的乡土人情。

《白鹿原》中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对比强烈，语言运用恰当准确。文中主要人物有十余人，主要分属白、鹿两大家族，或国共两派政治势力，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对比强烈，个性突出。

[关键词] 《白鹿原》 陈忠实 创作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堪称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让读者神驰情移，悸动不已。拜读之后的确有此同感，因为，真正震撼人心的杰作是蕴蓄广远、波澜壮阔、卓尔不群的巨作，而且这篇巨著展示出了陈忠实的创作特色。

一、《白鹿原》展示了民俗文化[image: image1.png]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传承的生活文化。小说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个家庭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白鹿原》向我们勾勒出了渭河平原的富有神韵的乡土人情。

从《白鹿原》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以家祖为核心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群体，它的特征，它的作用；看到了贴着宗族标签的社会人，它的生存状态。《白鹿原》真实地再现了关中地区的宗法社会状态，使我们真实的认识到宗族并不是一个空洞虚浮的概念，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组织上的和经济上的，它在白鹿村这一小社会中，起着协作和管辖控制的双重作用；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于人的灵魂，渗入于人的血液之中，并在白鹿一族的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陶冶进化和禁锢束缚的双重作用。

《白鹿原》所叙写的白鹿一族是以婚姻和血亲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群体成员不过二百户，不足一千口，尽管祠堂里记载着列祖列宗先考们的神轴和椽子檩条，被洪水一冲而光，被大火焚烧殆尽，然而，这一族的种系血脉、族规和家法却一直延绵着。族长由长门白姓子孙承袭下传，族权的象征是一面锣和一个黄铜勾圈的钥匙，敲锣可召集族人，钥匙掌管着祠堂的大门。

族长白嘉轩是白鹿宗族的核心，他似乎是为宗族而生，有切切实实地为宗族服务。他是复杂的，作为封建的守护者，他是封建的、反动的、落后的，可是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作为地域民俗的体现者，他又是一个功臣，一个民族精神的弘扬者。白嘉轩，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情致的族长；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于朴实的乡绅；一个散发勃勃生命力的血腥男儿，在他身上古老的文化散发出巨大的力量。他的生存轨迹透露了关中的传统文化的状态。在他成年之初便被父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言所左右，那是为了继嗣，是白家的血脉繁衍生息，绝后断氏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他，作为白家的独子义无反顾地承担了为白家延续香火的使命，于是娶了七房妻子。父亲死后，族长一职便历史性的降落到他的肩上。作为族长，作为族内最高领导者，他重修祠堂、建血糖、制定族规乡约、实行族内训诫，惩罚违犯族规的小娥、孝文、儿子孝文孝武等举动充分体现了一个以仁义为准则、勤俭持家、铁面无私的封建族长形象。再者，他带领全村的村民修堡防白狼、在瘟疫盛行时拒绝了修庙葬尸救助生灵的请求，表示只能按族规乡约行事，并造塔镇邪，当干旱威胁白鹿原时，决定伐神取水，所有这些举动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带着血缘色彩的原始的集体主义”，让我们看到了中华子民们在强大的无法驾驭的自然面前所表现出的一种牺牲自我的英雄豪气，感受到了宗族的强大，从而聚拢在宗族这一核心周围，扭结成一个整体，向命运抗争。

从《白鹿原》对宗族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了一个完整的宗族组织的面貌。首先，必须是同一血亲，即同一宗族内部的成员必须有血缘关系，如，白鹿两家虽姓氏不同但却有同一祖先——侯氏，于是为同一宗族。其次还要有显于这种血缘关系的丁口、族谱、族田、祠堂等。这些充分展示了宗族主旨的古老与完善。

 白鹿原世界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其原因就是它是个神灵出没并以神灵贯穿的世界，神秘之源就是白鹿精灵。在传说中，“白鹿精灵蹦蹦跳跳，一身的白”白鹿原上的白鹿，犹如太阳神，把幸福和光明带给了这片土地。《白鹿原》关于“白鹿”的暗示是贯穿全篇的整体象征符号。人们希望白鹿永驻，为此建下“白鹿书院”，并以白鹿为姓，争祖坟葬在白鹿滋润过的风水宝地上。然而白鹿并不总是出现，出现了也会消失，人们所惧怕的白狼总是趁机出现在原上，神气活现，以强凌弱，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失。由此可见，白鹿的出现与消失，意味着白鹿原世界的吉凶祸福，它被人们视为吉祥物，是白鹿原大地的保护神。这里的“白鹿”不仅仅是一种迷信，它同时是一种隐喻，这个作为象征的神秘符号，不仅寄寓着作者历史的诗情，同时也寄寓着属于白嘉轩一代农民的向往和憧憬。灾难深重的中国北方农民最为迫切关心的温饱问题乃至致富的雄心在自己辛勤劳动无法实现时，必然求助于神灵的助力，这在马克思看来完全是正常的，因为那不过是人类以神话征服自然力的幻想形式。“白鹿”作为农民心中的集体无意识表象必然成为一种无形的信仰，这是一个处于天崩地摧时代的民族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也是白鹿原历遭劫难而未毁灭的强大精神信念。
      这似乎受到西北某些民族白色崇拜的影响。沈约《宋书·符瑞志》记载了不少白色鸟兽的出现，被当成祥瑞，古代祭河多用白马，晋人王嘉《遗记》卷十称越王炼剑也要先以白马祭祀昆吾之神。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古时白色的动物，总是较之同类更多地引得神人的共同青睐。面对那冰清玉洁的白鹿物像，谁能说陈忠实在这里没有一种圣洁而虔诚的崇拜意识呢！ 

  《白鹿原》对关中宗族形式宗族意识的解说，揭示出了宗族的结构功能及其形态，为我们了解认识宗族，研究宗族提供了文献。他的存在，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引发了人们更多地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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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鹿原》中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对比强烈 
《白鹿原》中田小娥是主动反抗者。田小娥被嫁给郭举人做小妾，在郭家过着非人的生活。她是郭举人实行延年益寿的秘方的工具（泡枣），同时在郭举人大老婆的限制下，一月只有三次性生活，对于一个年青女来说，是绝对不够的。以致在她见到黑娃的时候，心中便“燃”起了的火花，本能的需求，使她勾引了不暗世事的黑娃。但是，在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出来后，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生活。在白鹿原上人们的眼里，同样没有把田小娥看成人，不是灾星，就是烂女人。族长白嘉轩说：“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叔真的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屋……”。父亲鹿三说：“搭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这号烂女人死了到干净……”。不但不让他们进祠堂拜祖宗，更得不到公公婆婆的认同被赶出了家门，只能容身窑洞。小蛾是不幸的,先是农协运动失败，黑娃被迫出逃，打散了这个幸福的小家，到后来被鹿子霖占有，再到设计整死狗蛋，勾引白孝文报复白嘉轩，最后吸食鸦片成天与白孝文鬼混。从而完成了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的形象塑造。她想追求幸福生活，却处处充满苦难。一个充满春青活力的年轻女性，一次又一次的被生活打击折磨，她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招谁惹谁了，我在白鹿原没有偷过人家一缕棉花、瓜果，我怎么就不能活呢？”其实她不明白使她痛苦无奈的是几千年中国得吃人的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社会道德。

与田小娥主动反抗相反，鹿兆鹏媳妇在对待命运的时候更多的是被动的适应，所以在被冷落的情形下，她只能任由名存实亡的婚姻而不敢反抗。不幸婚姻侵吞她的青春和灵魂，但她毕竟是个有血有肉、青春年盛的女子，不管她有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是她仍然渴望异性的抚慰，特别是随着她性意识的觉醒不断觉醒之后，渴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她在理念与欲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从理性上她看不起淫荡的田小娥，但是从情感欲念上她又非常羡慕田小娥能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她明明知道鹿兆鹏是不会回到自己身边的，她就只有把这种欲望寄希望在梦中与丈夫相会，以此来打发漫漫寂寞的岁月。她越燃越炽的欲望与梦想不断动摇着她所接受的传统理念，当这种欲望与理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超越她的承受能力时她自然就发疯了，得了令周围整个社会都羞于启齿的淫疯病。从一个循规蹈矩，三从四德的良家女子到一个无法见人的淫疯子，再一次体揭示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的对人性的扼杀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
白鹿原上一个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和一个始终如一坚守三从四德的女人都死了，都是被传统的封建礼教所残酷地杀害的


鹿子霖的两个儿子：兆鹏、兆海，相当杰出，一个投身革命，另一个却加入了国民党。在白嘉轩的女儿百灵心目中：“鹿兆鹏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块塔铁坯。”书中人物对比鲜活，俯拾皆是。

三、《白鹿原》中语言运用恰当、准确

如第四章中：“田野已经改换过另一种姿容，斑斓驳杂的秋天的色彩像羽毛一样脱光褪尽荡然无存了，河川里呈现出一种喧闹之后的沉静。灌渠渠沿和井台上堆积着刚刚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包谷秆子。麦子收种几近尾声，刚刚播种不久的田块裸露着湿湿漉漉的泥土，早种的田地已经泛出麦苗幼叶的嫩绿。”这几句话非常恰当的秋天农村田地里丰收过后的景象，让人读起来感觉清新自然。再如第三十四章“突然一场温腾腾热燥燥的南风持续了一夜半天，麦子竟然干得断穗掉粒了，于是千家万户的男人女人大声叹着“麦苗一晌蚕老一时”的古训涌向田野。既写出了麦子成熟的真实情况又写出了人们盼望收割的急切心情。第三十三章叙述旱灾后的白鹿原：“一座座山脊千姿百态奇形怪状，有的象展翅翱翔的苍鹰，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昂首疾驰的野马，有的像静卧倒嚼的老牛；有的酷似巍巍独立的雄狮，有的恰如一只匍伏着的疥蛙……它们其实更像是镶嵌在原坡表层的一副副动物标本只有皮毛只具形态而失去了生命活力。” 陈忠实连续运用比喻，描述出旱灾肆虐之下的山景，形象生动。这些都说明陈忠实语言功底扎实，描写事物能抓住其特点，细腻的描绘出来。

人物语言反映人物性格，在第五章中白嘉轩决定给儿子断奶说：“妈，从今日往后，给他俩的偏食断了去。”“不该再吃偏食了，他俩大了。人说：财东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咱家是骡马娃娃都不兴娇惯。”“当断就断。算了，就从今儿个断起。”从这些语言中我们就能看出白嘉轩是个果断、说到做到的人。白母说：“今个算是尾巴巴一回。”“你的真心硬！”虽然是短短两句话却写出了白母对孙子的疼爱，，及对儿子的无可奈何。

四、《白鹿原》对人物形象描写细致入微

族长白嘉轩是这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他既是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原上白、鹿两姓的族长；既是一位正直宽厚的仁义长者，又是一个封建家庭的顽固的代表；他有时很勇敢有时却又很怯弱。巧换宝地、种植鸦片，显示他狡猾虚伪的一面；交农运动、祭神取水又体现他勇敢和崇高；善待鹿三一家，制定《乡约》，说明他仁义；严惩田小娥、白兴儿、白孝文，又显示他的残酷。如：当他知道儿子孝文与田小娥的丑事后，他忍住了泛在眼眶里的泪珠，惩罚孝文：“他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面对命运，他泰然处之，百折不挠。他宽厚仁慈、不计前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个性魅力。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传统人格的魅力。在白嘉轩心目中，他想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礼教仁义的道德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但是这一切不可能实现的。先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的叛逆，接着就是自己最器重的儿子的堕落，乌鸦兵，风卷雪，旱灾等等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使的这个原本表面很太平的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与其说是白鹿原的灾难，还不如说是白嘉轩的灾难，矛盾的爆发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痛苦的绝境，这些灾难使这个坚强的生命体不断的受到打击，以至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是白嘉轩依然痛苦的活在白鹿原上。总之，白嘉轩这个封建卫道士，就是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封建礼教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实现他在白鹿原的统治。

鹿子霖是《白鹿原》中又一主要人物，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样上一家之长，同样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他道貌岸然虚伪狡诈，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修建祠堂、办学校，首先支持两个孩子到城里上学，鹿子霖不但表现出他非常的组织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样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乡约。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的人的勾当。他想巧取豪夺李寡妇的土地，他粗暴干涉儿子的婚姻，诱奸田小娥，设计害死了白兴儿，又把白孝文拖入了罪恶的深渊，他整死了贺老大，为谋得一官半职，他又残酷的报复了农协运动，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用白嘉轩的话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不知道，而在自家知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的；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 。

黑娃可以说是《白鹿原》中人生起伏最大而又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他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一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勤劳、质朴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却与父亲鹿三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他憎恨富人和祠堂，他渴望美好的生活，希望平等与自由。他需要爱情，毅然把田小娥带回村。但这一切都是封建宗族所不容的。所以他投身大革命，打土豪、办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然而，可悲的是，他只简单地把革命理解为铡人和毁乡约砸石碑。这种缺乏理性的盲目做法，不可能带给他理想中的结果，最后只有落荒而逃。
在这封建阴云笼罩下的白鹿原，却有着一丝活力，那就是白灵，她从小机智聪明活泼可爱，深得白嘉轩喜爱，她首先打破了白鹿原上女子不能上学堂的规定，也打破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中的规矩；她勇敢的追求自由恋爱，表现得那样自主而热烈，与兆鹏在敌伪区先假扮夫妻，在经历血雨腥风的磨练、生与死的考验之时，爱情火焰如革命斗志般被激发出来。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担了许多情报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被扔进城市的某一处枯井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坚定。她的一切都与传统文化相背离。但是最终等待她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实在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悲痛。

陈忠实的《白鹿原》读来让人回味无穷，书中人物的命运时刻牵动着读者的神经，使人爱不释手,这都表明陈忠实的创作具备自己独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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